
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反对我这个标题。他们会说多好的
句号啊！句号表示一种完成，一种圆满，一种有志者事竟
成，一种成果与收获，或者干脆把这溜圆的句号看成一个个
饱满的果实。他们还会问我，当你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
篇小说，在那上千页稿纸的最末一行画上一个句号时，难道
你没有如释重负、飘飘欲仙的感受？没有那种大功告成后
该痛快干一杯的喜悦吗？

当然，这样的句号我也喜欢。但人生还有另一个句号。
打个比方，你在一条路上走，走着走着，忽然有一种“尽

头感”时，这句号就隐隐出现。如果你停下来，你足下就清
晰地现出一个句号。这
条路可不是做一件事时
那短短的距离，它是人生
追求的路、艺术探索的路
和事业奋进的路。这路
原本无止无休，你在任何
一处都可以起步，踏上征
程；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处
画一个句号，退了出来。
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句
号的缘故，那精疲力竭的
放弃、自寻清闲的逃逸、
江郎才尽的低头认输，乃
至收获后的自满自足，甚
至在目标达到之后，辉煌
的目标也会化为一个句
号 ，尽 管 这 句 号 闪 闪 发
光。句号，就是停止，就
是终结，就是事物最终变
为有限的、死去的符号。

我说的是这种句号。
句号往往又和人的

自足、人的彻悟、人的惰
性连在一起，所以句号大
多是人心甘情愿给自己

画上的。人随时可能舒舒服服给自己画个句号，休止了自
己。

因而，我害怕句号。
我对句号保持着近于神经质的警惕，警觉它，监视它，

打击它和超越它。在与句号的斗争中，我一边感到生命的
活力，常常闻到自身肌肉搏斗后散发出热烘烘的清香；一边
认识到这原是生命存在所必须进行的奋争，也是与自身惰
性和保守的对抗。当然……它何其艰难！跨过每一个句
号，都需要付出双倍的力量，其中一半是创造力。

然而，在人生或艺术的道路上，只要消灭一个句号，便
开始一段崭新的充满诱惑的路。我们还会发现，被我们拒
绝和消灭的句号，最终竟然会变成逗号。你是不是也会从
中得到启示：

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

●孩子吃剩的巧克力，一时大意，
忘了收好。次日，踏入厨房，惊得头皮
发麻。

●蚂蚁，成千上万只，密密麻麻、
爬满四处。出尽法宝，用水烫、用药
喷、用布抹、用脚踏，终于，歼灭全体，
片甲不留。

●疲累不堪，入房小睡。一觉醒
来，迈入厨房，一看，差点昏厥在地。
蚂蚁，无数无数只，一堆一堆，麇集四
方。故技重演，水、药、布、脚，齐齐出
动，终于，又歼灭殆尽。

●以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
天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后，孩子又呼天
抢地地捎来了坏消息：蚂蚁又卷土重
来啦！真是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啊！
烦躁、生气、无奈，又如此这般地狂杀
一轮。次日早上，不可思议的，旧戏重
演。我好似陷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噩
梦里，烦得连不问世事的头发都站了
起来。

●这时，适逢钟点用人到来，知道
情况后，目不识丁的她，经验老到地
说：“你只顾杀屋内的，却没注意屋外
的，当然无法根治啦！”到屋外一看，果
然，长长长长的一支队伍，正从草丛中
源源不断地、斗志昂扬地、浩浩荡荡地
涌入屋里。利用喷雾式杀虫剂，从内
而外，再由外而内，杀个精精光光，清
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不曾再来。

●斩草又除根，春风吹不生。戒
毒，不也正一样吗？暂时去除表面的

“瘾”是没有用的，必须把深植于内的
“欲”连根拔起，才算是永永远远地爬
上了岸。

六月上旬，我从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回来，
还未来得及回味那片浓浓的绿色，一转身又走入长
白山的莽林中。这座曾经多次登临的山，这片曾数
次融入的绿，再次让我有了鱼游于水般的自在。

再次走进这座绵延不绝的长白山，我仿佛一并触
碰了北方丰姿多彩的山区四季。我们从西坡登临长
白山，连乘车加步行，不足三小时，由炎夏一步跳出，
猝不及防间，又一步沉入寒冬……

我们的登顶行程，可形象地概括为“以四极对应
四季”。

第一极——走平原。东北平原的田畴，豆苗扑
地，玉米盈尺，杨柳遮阴，满目绽绿，望不尽的旷野，
拥揽着苍莽的山峦，回眸远方的地平线，似乎都向它
投来温馨、敬畏的目光。

第二极——上苔地。山野中，绿渐淡，地渐黄，阳
坡已融雪留痕，阴坡仍残雪固守，缓坡圆润的黑褐色
山体，与片片椭圆形积雪对比强烈，那圆套圆的黑白
曲线，看上去很像西方现代派的绘画作品。山岗上
亭亭玉立的白桦，刚刚吐出翠绿的嫩芽，让我联想到
俄罗斯大画家列维坦笔下那些超拔的白桦。偶尔，
还能看见松树、冷杉、柞树下面的琥珀杜鹃，翘着浅
黄、淡粉的脸庞，迎着阳光微笑，它们有意拉着春风
的裙摆，让她慢些走过，让自己享受沐浴，让春意于
这里多多流连。

第三极——上山肩。这里，大片的紫松墨柏肃穆
挺立。一丛丛的岳桦林，在山坳里拥裹着坚挺的山
腰，在山脊风口前匍地而卧，用顽强的枝干护佑着险
些被狂风掠走的泥土……从低处往上看，这些兵阵
般的岳桦林，坚韧刚毅、生机勃然。它们伸向天空粗

细不等的枝，正像泰戈尔的诗所写，是“长在天空的
根”。岳桦抵御高海拔最酷烈的风，代价是牺牲苗条
的身姿，以扭转的形体，坚强地赢得生存的权利。岳
桦弯下腰身，发现自己与土地接近了，与根下残雪相
融了。岳桦林借以向肥沃的土地倾诉衷肠，向温润
的白雪表达恋情，向醒来的山川坦陈锐气，与松、柏、
杉、柞相唱和，渴望畅饮满山朝露。

在这寒暖对接的山肩上，漫山的森林、遍野的植物
都在努力着，探索自我的生存空间，以立求存、以小拓
大……这葳葳蕤蕤的长白山，传递着照亮心灵的信号：
在磨砺中坚守，是自然与人类立身立命的法则。

第四极——临巅悟池。站在山巅之上，我看到
山峰侧翼，所有的树木草丛都跳跃着蓝白色的冬之
火焰。此刻，我眼前矗立的白云峰，拥揽着世界海
拔最高火山湖——天池，俯瞰这片银蓝色的冰湖，
它像与太阳辉映对话的明镜，银光闪发。我在长白
之巅的夏日，在火山岩石的丛围中，在风刀刺骨的
寒冷中，体验着没有植物、没有绿色、没有飞鸟、没
有苍鹰的高与冷，我周围林立的那些高傲沉默的山
脉，在一条条、一片片、一圈圈白雪的装扮下，精彩
纷呈，活灵活现。

六月的山巅，春与雪共融。在离主峰不足百米
的雪坡下，山体的缝隙下面，我看到一溪亮亮的雪
水正轻轻流淌，听似无声无息，看似灵动激越，匆匆
奔向坡下银蓝如盖的天池。我突然想到，这淙淙汇
流的小溪——就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
江的源头，它们从小到大，从雪溪到江河，一路千万
里，不知不觉中，就把东北山川大地灌溉。

这白茫茫的群山，秘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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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今蚂蚁

大家V微语

□冯骥才

拒绝句号

从亨利·多尔曼的著作里读到一警
句：“人生乃是从蜂窝舔蜜糖。”蜜糖是
好东西，不见英语里把它当做“爱人”的
别称？追求甜蜜，享受快乐人生，是人
的天性。这过程，衍为人间生生不息，
千姿万态的悲喜剧。由它想起出自励
志电影《阿甘正传》的名言：“人生是一
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将拿到哪一
块。”这一句着眼于未来的不可预测
性。蜂窝舔蜜则和采摘玫瑰类似，前者
有蜜蜂，后者有刺，凸显人生本相——
快乐和危险，美丽与艰难，或亦步亦趋，
或互相依存，或互为因果，个中奥妙，足
堪品味。

面对“蜜糖”这一譬喻，首先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蜂窝”？如果它指向物
质，相对于大米、面包、蔬菜、食盐，蜜糖
是“高级”一点的。荒时暴月，流亡时
光，人们最在乎是活命，而不是往薄胎
瓷杯里的“英吉利红茶”掺入多少匙蜜
糖。如果它指向精神，一如玫瑰的浪漫
属生活的较高层次（也可以是伪装高雅
者的摆设），你有没有追求的意愿？比
如，通过阅读，思考，讨论、践行，以品尝
过程和结果所含的“蜜”？

决定人有没有拥有、接近“蜂窝”的
可能的，被笼统地命名为“命运”。长久
以来，人给“命运”和“性格”画上等号。
此说只对一半——当人在贯彻自我意
志上具备起码的客观条件及能力时
——然而，怎么可以忽略大变动时代一
波波的“形势比人强”呢？二战期间奥
斯维辛集中营里上百万犹太人排着队
走进煤气室，在划一的残忍至极的“命
运”前，任是怎样的“性格”都派不上用
场。从这个角度看，“命”乃失败者、潦
倒者的专用词。碾压他们的外力，包括

“冥冥中自有定数”，供他们事后搪塞悠
悠众口或自我安慰。胜利者呢，不需要
命，不信命，项羽哀叹天亡我，在败走乌
江之时。

待到有了“准入证”，在嗡嗡营营的
蜂群包围中，你开始作业。你不是专业
养蜂人，人家的头部有护罩。而且，有
经验的蜂农，徒手取蜜也毫发无损；而
你的工具是舌头，唯味蕾尝得出蜜的味
道。怕不怕舌尖挨上一蜇？舌头发肿，
再甜也白搭。然而，别无选择。除非你
放弃。于是，有了技巧的讲究，怎样避
开蜂群，往哪一位置下嘴，如何善后。

把这看作追求者的象征——进取
之时，于危险和痛苦无所畏惧，是不错
的。这一过程，工蜂这一舍命保护蜂房
的“敌人”，你一边提防，一边该礼赞它
们。采蜜可是普天之下最为美妙的双
赢。是故，泰戈尔诗说：“蜜蜂从花中啜
蜜，离开时营营的道谢。”人享受它们的
成果，难道不该放下身段？

不过，即使人以挨蜇换来预期的目
的物之后，也不能一律加上“从此日子
甜似蜜”的标签——也许，肿大的舌头
使你无福消受；也许，日复一日的甜让
你腻味，你竟发出“不过如此”的叹息。
然而，蜜的诱惑是永恒的，痛苦一旦消
减，厌腻被平常日子的“乏味”渐次取
代，追逐蜜糖的欲望又变得炽烈，下一
波的舔蜜冒险又开始。

为保险计，不少人径直购买瓶装蜂
蜜，一如情人节送装在盒子里，裹在花
纸里，去掉刺的成束玫瑰花。

如童话照例有一个这样的结尾：从
此王子和公主过上美好的生活，听过一
个故事揭示了舔蜜的“下篇”：一个人在
旷野被野象追逐，疯狂逃命，突见前面
有一口枯井，急忙抓住井旁枯藤下到井
里。未及一半，却发现一群老鼠正在咬
噬树藤，井底又有毒蛇向他吐信，树上
还飞下一群野蜂蛰他。万分危急之际，
树上的蜂窝滴下一滴蜂蜜，恰好落进此
人口中。自此，他满脑子想着蜂蜜的
甜，不再理会眼前种种苦，竟不想从井
中出来。原来，这就是人的“快乐”。

□刘荒田蜂窝舔蜜谈天说地

□陈晓雷临巅遐思城市笔记

中 华 民 族 的 母 亲
河——黄河全长约5500公
里，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
麓，正源卡日曲由五个泉
眼溢出的潺潺溪流开始，
汇聚泓泉百余。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
未能束缚住黄河东进的步伐，它日夜
不停，加速前行，在峡谷的末端，不到
500米长的距离内，河面水宽由二三百
米被骤然收束至四五十米，面对坚硬
的岩石，狭如壶口的河口，黄河以雷霆
万钧之势，从二三十米高的陡崖上飞
流直下，古人形象地称之为“千里黄河
一壶收”，故名壶口瀑布。

秋雨初霁之时，望壶口瀑布，看黄
河之水倾泻奔放，不禁心潮澎湃，吟诗
一首：

黄河·壶口瀑布
高峡清泉天上来，
西辞昆仑向东海。
九曲无改归海志，
百溪千壑入胸怀。
壁立万仞何所惧，
舍身向空荡尘埃。
声震乾坤势如虹，
金石孟门为之开。
至柔何以驰至坚，
信得谛当初心在。
水声在耳畔轰鸣，不期然想起了

冼星海的名曲《黄河大合唱》：“风在
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与此同时，透过飞腾的水雾，我的
思绪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 80多年
前……

1935-1948，延安十三年，仅仅是
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好比壶口瀑
布只是万里黄河上的一个逗号，然而，

中国共产党在此蓄积了巨
大的能量，中国共产党与
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
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

传统和作风，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抗
大精神”、“南泥湾精神”、“白求恩精
神”等等使一个被反复“围剿”的党，完
成了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中国也由
此缓缓拉开了民族富强的帷幕。

抚今追昔，望着奔腾不息的洪流，
回味着“逝者如斯”的感慨，我想，正如
一滴水，要想永不干涸，只有融入大
海；一个政党，也只有始终不忘初心，
汇入人民的汪洋大海，才能天长地
久。词以记之：

沁园春·延安
枣园金秋，凤凰山上，故地重游。
忆如磐风雨，哀鸿遍野；
黄河之畔，震天怒吼。
何惧牺牲，但解倒悬，
移山之志比愚叟。
近卅年，看红星遍照，光耀九州。
山河重光谁讴？
思英烈竟无语泪流。
虽新华国立，民生犹艰。
七秩奋斗，百尺竿头。
全面小康，仓实礼明，
初心无改砥中流。
致大同，酬千载宏愿，黻黼枫猷。

□赵冰冰

初心


